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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乐曲响起，没有谁能拒绝哈尔
滨的风花雪月。

不必选择哪个夜晚。当浩瀚银河壮
丽地倾泻进这座浪漫之城，哈尔滨就像
白雪公主，从童话中一跃而出。那是一朵
雪花的怒放，一朵浪花的怒放，一簇紫丁
香的怒放，一曲《欢乐颂》的怒放……

哈尔滨，一座时尚之城。
这里的孩子先学会了歌唱和舞蹈，

然后才学会了走路和奔跑。
这里的少年坐在飞驰而下的雪爬犁

上，尖叫也成了冬天的欢笑。
这里的欧式建筑栉比相邻，尖顶高

耸，门高窗宽，沿街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
紫，那叫一个绚丽纷呈。

说不清多少次回到家乡哈尔滨了，
每一次都是亲切而陌生。欣欣然踏上中
央大街，目光所及，仿佛一节抽屉从时光
深处拉了出来。小时候挂在脖上的钥匙
串，还有口琴、铜哨、冰球、红色证书等，
都是我装在抽屉里的快乐。比如那只冰
球，是我在哈三中参加冰球队，一举夺得
全市中学冠军的纪念；那本红色证书，则
是我在全校国庆征文中获得三等奖的证
明——这个荣誉给我的打击很大，当时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到现在肚囊里还凉
飕飕的。

这里的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
都能发芽。这片沃土人杰地灵，怀珠抱
玉。多年前网上有调查，称哈尔滨姑娘最
美。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一定把自
己打扮得赏心悦目、如花似玉。她们敢爱
敢恨敢臭美，时尚装扮多不胜数，今天玫
瑰红，明天杏花黄，一夜东风花千树。哈尔
滨男人天生就虎（俗称“虎了吧唧”），重交
情，讲义气。说话当当的，喝酒咣咣的，为
人处事敞敞亮亮的。在哪儿摔倒了就在
哪儿睡一觉，第二天从头再来。他们认准
的道理死不回头，认定的事情一往无前。
他们特别喜欢见义勇为，愿意当英雄好
汉，但凡路遇不平就挺身而出吼一声：“你
想咋的？找削啊！”哈尔滨人天性幽默，即
使批评人，也是先把你说哭，再把你逗
乐。这些气质秉性，决定了哈尔滨人天生

就是个“爽”，为人做事贼热情、贼敞亮、
贼大气，从不算计别人也不算计自己。

哈尔滨人天生好玩，夏天游泳，冬天
滑冰，下班打球，有闲工夫就“上江沿
儿”。但有一个现象让外地人瞧着很纳
闷：那么多市民蹓到江边，人挨人往台阶
上一坐，谁也不理谁，就是默默瞅着松花
江发呆。这到底为的啥呀？看久了，外地
人才知道自己也发呆了。当然，也有很多
人家或年轻情侣喜欢去公园或太阳岛，
草坪上铺一块塑料布，面包、烧鸡、红肠
一摆，大杯啤酒一灌，地球上的事情就和
他们没啥关系了。

哈尔滨人天生喜欢艺术，因此这座
城市的艺术氛围极为浓厚，酷爱音乐、美
术、戏剧、舞蹈、表演的青少年特别多。走
在街上，常见背着乐器匣子或画夹的学
生从身边经过，女孩一脸傲娇，男孩一脸
高冷。

在我看来，全国各大城市没有一个
像哈尔滨这样，是在琴弦上长大的。只要
你走上中央大街，就意味着走过历史的
五线谱；只要你走过一块块圆润的长方
街石，脚步就会化成一串串回响的音符。

于是，1400多米长的中央大街，成
了世界上最长的T台，每天都走着来自
五湖四海的时装秀。

于是，每天那些纤巧的高跟鞋响过
一排排齐整的街石，中央大街就成了世
界上最大的钢琴。

于是，在月光如水的夏夜，由百年老
店马迭尔宾馆举办的“阳台音乐会”，让
俄罗斯和欧美大陆的艺术家们闻风而
至，让中央大街人山人海，时而凝神静
听，时而欢声雷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哈尔滨为亚洲第一个“音乐之城”的美
誉，他们肯定被中央大街的旋律绊倒过。

正是百年哈尔滨，开拓了中国近现
代文化艺术史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
听到交响乐，第一次看到芭蕾舞，第一次
读到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
次在俄国贵妇的沙龙中听到犹太诗人忧
伤的歌唱，第一次在马迭尔旅馆老板的
客厅看到毕加索惊世骇俗的画作……

这个夏夜，我再次漫步在中央大街
上。成群结队的中外游人中，很多是老少
三代全家游，更多的是年轻情侣携手游。
灯光中，每个酒吧都传出轻柔的旋律，每
块街石都闪耀着绚丽的光彩，每扇橱窗
都显示着独特的风格。我清晰地记得，
1997年，哈尔滨市率先决定，把中央大
街改造成中国第一条步行商业街，并在
多个街口设立了各具风采的艺术雕塑。
时任哈尔滨市文联主席的我参与了这项
决策。这是哈尔滨的首创，此后全国各个
城市争相仿效，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步行
商业街。中央大街从此成为哈尔滨的“金
手指”，巨厦林立，商号云集，游人潮涌，
时装逶迤。无论年轻人还是白发人，无论
是怎样的肤色和怎样的言语，在这里，全
是携手相伴的欢乐和爱在行走。

世界，在这里欢聚一堂了。
这就是我的家乡哈尔滨。丰姿绰约，

风情万种，一座富有艺术情调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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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哈尔滨的““各美各美””与与““共美共美””
□□李李 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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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木德》曾提到，世界若有十分美，那九
分在耶路撒冷。我愿意将这个表述略做些转
换，用来描述我心目中的哈尔滨：东北若有十
分美，那七分应在哈尔滨。

哈尔滨，有所有北方城市共有的美，尤其
是秋天，树树皆秋色的时候——雄浑，壮丽，大
气，色彩斑斓。哈尔滨，也有多数北方城市所没
有的美。这个曾被称为“东方小巴黎”“东方莫
斯科”的城市据说遗存了五百余座历史建筑，
以欧陆风情为主。在哈尔滨的七分美中，具有
异域感和历史感的建筑群落可占五分，它妥
帖、和谐又有着对比感的色彩构成，体现着多
种文化的有益交汇，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容纳，以及将异域文化吸收进我们怀中的适
度改造。它，大致也造成了哈尔滨文化上的某
些独特，譬如城市市民对于油画、西洋乐器和
歌剧演出的普遍接受，譬如更有世界眼光和宽
容度，譬如更有博采众长的勇气和信心……关
于哈尔滨这座城和这座城的品格，我想那些曾
生活在哈尔滨的朋友们比我更清楚，说得更好
也更深邃——我愿意绕过自己所短，从小小的
侧面入手，专注地谈论它的一个局部：从这里，
我想也可看到属于哈尔滨的某些独特品质，从
一斑之中窥见全豹。

我要说的这个局部，名字叫“伏尔加庄园”。
它并不是我前面提及的五百余座历史遗

存中的任何一座，而是一个本世纪初修建的新
建筑群落。“伏尔加庄园复制还原了一百多年
前哈尔滨俄式经典建筑，可谓俄式建筑大观
园，亦可称之为历史建筑博物馆……”同行的
作家唐飚先生的这段文字清晰地告知我们，这
里的新建其实有着“古老的出处”，这里的“异
域风情”其实是哈尔滨曾经的旧有，而不是突
然心血来潮的移植。同时，它有意集中的是俄
式经典建筑，突出着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它取
的是美、经典和应当保留下来的那些。对于文

化和文明，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拿来”的观
念，凡是好的、有效的、能够裨益我们的，能使
我们获得提升的，我都愿意拿来，让它成为我
们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的前行才会成为
真正的可能。

秋日中的伏尔加庄园，像是一场连绵的、
诗意的梦境，像是行进于童话的王国。这里的
美耐得住咀嚼，漂亮而壮美的城堡建筑与曲蜿
的流水、五彩纷呈的层树构成一幅幅油画的样
子，像列宾或者莫奈的油画。列宾和莫奈当然不
是同一种风格，我的意思是，它可以用列宾一类
的逼真的写实风格来完成，这样的方式能够体
现和表达伏尔加庄园的美和诗意；而使用莫奈
那样的印象派风格，忽略细微和局部，夸张地使
用色彩，则让它的那种炫丽和多重凸显于画布
上——这样的方式同样能体现和表达伏尔加庄
园的美和诗意。多重色彩的城堡式建筑与哈尔
滨同样多重色彩的秋天相得益彰，有着“各美”
和“共美”。

我觉得，秋日中的伏尔加庄园是一个恋爱
的好去处，它安静、平和、梦幻，同时也怀有热
烈；它还是拍摄婚纱照的好去处，那里不仅景色
宜人，更重要的是它所营造出的梦幻般的意境
让人感觉自己进入的是一段美妙、有诗意、有品
质和有庄严感的新生活。秋日中的伏尔加庄园
也是一个携家带口、周末散心的好去处，它适合
老人和孩子——徜徉于色彩和美景之间，每一
步的行走都足以让人心旷，那种弥漫于呼吸中
的美一定能让人感觉清爽神怡，物我两忘。

流连于外在的美，伏尔加庄园的城堡出处，
更不能被忽略。唐飚先生和“庄园主”黄祖祥先
生补充着解说人员的介绍，我们也就兴致勃勃
地聆听着：伏尔加庄园的大门的古城堡，精选于
被称为“贝加尔湖明珠”的伊尔库茨克，这座城
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木质建筑的典范；巴普甫
洛夫城堡是俄罗斯古老的城堡之一，在不同历

史时期曾承载不同的使命和义务，现在，它被移植
到伏尔加庄园之后，令人意外同时也水到渠成地
成了举办婚礼的“最佳场地”，疫情之后的预订可
谓是络绎不绝。

在伏尔加庄园，最让我心动的是一座取消了
宗教功能的圣·尼古拉教堂，它是哈尔滨旧有古
建的一比一复制。原圣·尼古拉教堂原建成于20
世纪哈尔滨开埠之后，不止一个人说，这座圣·尼
古拉教堂在老哈尔滨人心里有着无法抹去的记
忆，诸多名人留在旧影像中的合影更是让人百般
感吁。它原坐落在哈尔滨城市经纬交汇点上，从
建筑意义上曾是哈尔滨的标志性象征，而采用木
构架的方式也足够独特新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
影响力的两座木质教堂之一。

为了完成对它的“复原”，黄祖祥先生无数次
往返哈尔滨与俄罗斯几座名城，专门从俄罗斯国
家功勋建筑师柯拉金处购买了当年的原设计图
纸，并不惜重金邀请建筑师本人来哈尔滨指导复
制工程……“我是学机械车床的，在木料拼接上，
我用了点儿车床工艺，使它更牢固，更密实，更不
容易透进风来。这几乎是唯一的改变，要不是学
建筑的，可能谁也看不出来。”在黄祖祥先生身
上，我们也可看到哈尔滨文化兼容性的某些折
射：他来自上海，已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十多年，说
着一口东北话，其性格也已经完全东北化，而这
座伏尔加庄园里突出的则是俄罗斯元素……

在庄园的跑马场附近，黄祖祥先生还兴致
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为这座庄园做的一个
设计性添加：一匹高大的、由钢铁组建起来的
红色的马——不，不是马，不能看作是马，而应
当是一只独角兽。它有实用功能，是孩子们乐
意上上下下的滑梯；它有艺术功能，被设计成
了独角兽的样子；它有西方元素，同时又具有
东方色彩的中国红……交融，取其精华，美美
与共——也许正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所具备的
和将继续拥有的。

与这座城市邂逅，一定会
留下明艳的记忆。这座城市的
骨子里，有一种别样的东西。

数百年前，这座城市还在
水草覆盖之下孕育发端时，第
一眼望见它容颜的也许就是一
只上下翻飞的鸥鸟。那时候，城
市还不能叫作城市，只是一片
水草丰美的地方。江水从远方
漂来，裹着清丽的风，天地朦胧
在纯净的氛围里，静谧、辽阔、
安然。那只矫健的鸥鸟忽而于
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忽而浮在
水面，它间或瞥向远方的目光，
竟然成了这座城市迎来的第一
抹深情。

多少年以后，本来是一片柔
软的土地，却遇上了坚硬的铁轨。
于是，在呼啸而过的汽笛长鸣中，
一座带着自然的馨香却被外域
裹挟慢慢成长的城市逐渐为世
人识得。

那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岁
月，城市的上空风云际会、波诡
云谲。流亡贵族、商人、银行家、
冒险家、革命者、作家、艺术家
纷纷拥入这个城市，革命与反
动，喧嚣与聒噪，掠夺与挣扎，
暗流与角力，高雅与流俗，仿佛
一幕幕人间戏剧轮番上演，次
第谢幕。东北亚重要的交通枢
纽，中东铁路丁字形交汇点，19
个国家设立领事馆，33个国家
16万余外国侨民，数十万山东、
河北等地“闯关东”移民……城
市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变化
着、行进着，这个多元文化交融
的国际化商埠迈步走上了历史
的舞台。

而今，那些沧海桑田的历
史面孔，那些轰动一时的历史
事件，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细

节都已经静静地映刻在历史的
胶片之上，成为历史潮汐的印
证。只有巴洛克、折衷主义、文
艺复兴、哥特式风格的各式建
筑依旧伫立在大街小巷，记录
下那个年代的文化声音，成为
凝固的时代交响。

再残酷的过去，经过岁月
的涤荡，也会变得云淡风轻。所
以，必须以耳熟能详的方式让
城市的人们记住。一曼街、靖宇
街、兆麟公园、尚志大街，这些如
今习以为常的公共空间的名字，
并非普普通通，而是几十年前曾
经历血与火、灵魂与肉体淬炼大
写的人的名字。曾经留下悲壮记
忆的英雄，赋予了这座城市不同
凡响的气质和尊严。

一座城市一旦刻下了顽强
的基因，它就会在奋斗的路上一
往无前。这一点，你会在城市时
空的变换中找到答案。走入欣欣
向荣的新区、高新区，走过响当
当的大学、院所，走进“一五”期
间就建起来的国有大厂，走入散
布城市各个地方的博物馆、纪念
馆，漫步在享誉中外的各色地
标，在一年一度的冰雪盛会，在
歌声悠扬的音乐节，你都能感受
到城市奋进的步伐。追逐与追
赶，努力与奋争，始终是这座城

市发展的主旋律。城市不服输的
性格，城市矢志不渝的坚守，锻
造了城市古铜色的外表，钢花飞
舞的内心。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450
米的中央大街，总是摩肩接踵、
人流如织。踏上一块块磨得发亮
的“面包石”，人们有如踩上了神
奇的魔毯，心情一下子飞扬了起
来。这里一年365天，平均每天都
有几万人走过，其中有本地人，
也有外地人，在树影婆娑的古街
上徜徉，成了哈尔滨人或者来
哈尔滨的人必须经历的一段时
光。有人仔细地观察过，浩荡的
人流绵延不断，哪怕是两旁商
家的吸纳消融也不能阻止兴致
盎然的人们。人们尽管说说笑
笑地走着，流连于这里的阳光，
流连于这里的霓虹，流连于这
里的音乐。此刻，如果有一部时
光摄影机静静地立在某个角落，
悄无声息记录下每一天从这里
走过的人们，几十年、几百年以
后，是不是能够拍下无数个珍贵
的历史瞬间？其实，历史与现代，
不过是时间长短的切分，当我们
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
历史，唯有记忆、感念和希望是
永恒的。

诚然，今天城市里的人们
在享受富足生活的时候，更愿
意走入与历史相连的地方，探
寻脚印与足迹的深浅。现代社
会的人们，喜欢多问几个为什
么，喜欢自己寻找答案。其实，
答案，有时候不像是找到的，更
像是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问
题可能有一千个一万个，而且
每一个问题都有非常复杂的表
述，但是，答案可能只有一个，
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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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街很早就醒了。
从入住的马迭尔宾馆拐出，一群

鸽子散落在空旷的街面上，发出欢愉
的咕咕声。偶有行人从鸽子身旁经过，
它们也不怵，笃定地在“面包石”的狭
缝里觅食早餐。凸起的方石发着哑光，
有点像俄式小面包——这是1924年
的春天，一位名叫科姆特拉肖克的工
程师用花岗岩雕筑而成，然后铺在这
条长街上的，造价是一块“面包石”一
个银元。初次走上中央大街的外地人，
我想都会为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凹凸有
致惊叹，并浮现一幕场景：高大的马车
驶过，立刻响起马蹄敲打“银元”的咯
哒之声。浓荫茂叶的糖槭树两旁，数十
栋欧式建筑也变得挺拔起来。

我去过许多城市，没有哪一条街
矗立着这么多栋有历史记忆、异域风
情的建筑。一个多世纪前，这里只是松
花江畔的小渔村，放眼望去，古河道和
草甸子荒芜且泥泞，负责修筑铁路和
城市建设的中东铁路工程局把这片荒
芜“打发”给了替他们工作的中国人，
所谓的中央大街原来只是中国人住的
中国大街，直到1928年才正式改名

“中央大街”。外国商人很早便搬到这
里忙碌生意，大兴土木，留下了保存至
今的以文艺复兴、巴洛克、折中主义等
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的欧式建筑。后来，
这里成为哈尔滨著名的商业一条街。漫
长季节里的故事，就藏在这里的每一块
方石、每一栋建筑里。它们以密码交织
而成时间的二维码，隐身于哈尔滨这本
城市之书中，每一页都是光与暗、昼与
夜、欢乐与悲伤的交替。

我相信一个人从中央大街出发，
从清晨到日暮，是走进哈尔滨的最佳
方式。

当觅食的鸽子在空中盘旋几圈
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就真正热闹起
来了。横穿中央大街，马路对面是红专

街早市。我没想到，时间还不到六点，
摆摊的人和赶早市的人，已经川流不
息。一长溜摆摊设点卖早餐的，有手工
馄饨、肉夹馍、水煎包、土豆丝卷饼、风
味蛋堡、泡馍羊杂汤、安徽板面等等。
最被人青睐的尹胖子油炸糕摊前，排
起了等待购买的小长队。早有耳闻红
专街早市物美价廉，蔬菜、服装、食品、
日用品，远远超过南方早市的范畴，似
乎应有尽有。有一种东北特有的小水
果“甜姑娘”，嫩黄色，果皮光洁光洁，，裹身裹身
在一张薄纸里在一张薄纸里，，我猜这是萧红笔下写我猜这是萧红笔下写
到的到的““菇茑菇茑””。。卖主见我走过卖主见我走过，，连忙剥开连忙剥开
让我尝鲜让我尝鲜，，小果子先甜后酸小果子先甜后酸，，口留余香口留余香。。
还有一种当季的豆类还有一种当季的豆类，，品种多品种多，，取名特取名特
别有趣别有趣，，黄皮的叫黄皮的叫““黄金钩黄金钩””，，红的叫红的叫““红红
钩子钩子””，，绿的叫绿的叫““后弯腰后弯腰””，，每一种顶端都每一种顶端都
带着一个弯钩带着一个弯钩，，鼓鼓胀胀鼓鼓胀胀，，是北方餐桌是北方餐桌
上钟爱的时蔬上钟爱的时蔬。。哈尔滨的烟火气哈尔滨的烟火气，，像一像一
蓬生长旺盛的草蓬生长旺盛的草，，一下就沿着这条早一下就沿着这条早
市街被点燃了市街被点燃了。。

中央大街的北端是防洪纪念塔广
场，广场宽阔敞亮。天上一寸光，松花
江面万顷光。穿城而过的松花江，留下
了城市湿地，这个“绿肺”也成了一条
运动长廊。打拳踢腿的大叔、广场舞大
妈，太极运气的、打乒乓球的、练举重
的、慢跑的，各式各样的晨练添了江畔
声色。街头公园的角落，则聚集着一群
群不同声乐、舞曲的爱好者，悦耳的笛
声、悠扬的萨克斯、深情的口琴手风
琴，合奏着日出的欢迎曲。在作家梁晓
声的记忆中，早晚的松花江边，吹拉弹
唱，摩登得很。在长久的时间里，“摩
登”成了哈尔滨的一块底色。我顺着江
水的流向漫行，与岸边的榆树、柳树
说话，与江上时歇时飞的水鸟招手，
江面被风拨动的浪花，每一朵都是崭
新的。哈尔滨的四季，是松花江畔风
霜雨雪的自然景致，也是热气腾腾的
世情生活。

离中央大街很近的圣·索菲亚教
堂外，总有人仰望流连。大葱头似的穹
顶，像一轮正在发光的太阳。被照亮的
金色十字架立在绿穹顶之上，朴素的砖
红色外墙，不用去看教堂内的建筑艺术
展陈，仅是看到那么多扇拱券高窗和雕
刻精美纹饰的砖墙，就是一种艺术享
受。建筑是人写下的城市哲理诗，时间
里沧海桑田的细节与遽变，它们成了见
证者与讲述者。秋林公司铜钟式的橄榄
顶、民益街的老门楼，这些老建筑为城
市之光所擦亮，也互相辉映，蛰伏或跃
动在这座城市的日光流年中。

十月的哈尔滨，寒露一过，天就黑
得早了。下午五点不到，夜色泼墨般布
满了天地之间的画纸。我坐在中央大
街的街沿石上，看夜晚是怎样黑下来
的。借着尚未合拢的天光，我翻看着
朋友赠送的老画册里的灰白照片。从
哈尔滨开埠起，这座搭上近代工业革
命列车前行的城市，显影于百年老字
号的荣光、洋街风情、太阳岛风景、侨
民生活之中……在渐次亮起的路灯
下，岁月走过道里道外的坎坷，灰白
影像里的故事，一直讲到了今天。

夜晚的中央大街有着从容、松弛
的热闹。曾经摩登的马迭尔宾馆像个
阅尽世态的长者，往来食客穿梭于街
面的怀石料理、麻辣面馆、俄式餐厅、
市井火锅，十字街口的马迭尔冰棍店
排着长队，各式商店的落地橱窗流溢
着五彩缤纷的光亮，让长街有了长袖
挥舞的动感。而到了冬天，大雪纷飞，
街上则是另一番风景，冰灯闪烁，如
繁星满天的童话世界。南方雪期短，
我从没见识过冰灯，只能依赖想象来
丰富对北方冰雪世界的感受。作为现
代冰灯的发源地，我在哈尔滨冰雪文
化博物馆，只是欣赏五花八门的冰灯
照片，也算大开眼界了。冰为身，灯为
魂，从“喂得罗”制成的空心冰坨中插

着点燃的蜡烛而引发的冰灯灵感，从
冰灯、雪雕、冰雪游园会到冰雪节盛
事，让人心动、震撼的冰雪，是哈尔滨
的一面镜子、一个代名词。第一届冰
灯节是1963年，至今办了几十届，每
一届的主题和雕塑各有千秋，这不得
不佩服哈尔滨人游弋的想象力与超
越的创造力。大自然的馈赠，人的智
慧倾注，都在时间的绵延里叙说、流
传。而在烟火漫卷之外，来自冰天雪
地的创新智造，是哈尔滨的另一张鲜
亮的面孔。当我参观完数百家科研机
构、高新技术企业落户的深哈产业园、
中国云谷，欣赏人机交互带来的智识
智趣，才感受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核心
城的引领与前沿、海纳百川与涅槃再
生。哈尔滨所创造的科技之高、之重、
之快、之新，给了我们站在中央大街
上感受深重历史之外的广阔与轻盈。

只有去过哈尔滨的人才知道她有
多美。这里的“美”在每一个平常又不
平常的日子里度过，是有着多重含义
的。与这座城市有着多种关系的人们，
出生，成长，客居，旅行，离开，返回，最
终构成的是记忆、理解和热爱。一个人
对一座城市所积淀的感情，无论其普
通或非凡，都会贡献一种符号价值。哈
尔滨人是通过建构自己的坐标，来建
构东北城市新的形象和精神符号。

我站在中央大街上，仿佛对哈尔
滨拥有了一种深切的情感。属于她的
建筑、颜色、声响，属于她的科技、创
新、变化，被一页页日历翻动。这座全
国最早解放的城市、这位“共和国长
子”，哈尔滨的魅力，绝不只是一件事
物、某一个人，而是一个个群体。是建
筑群，是风景风物风情的不同组合群，
更是人间烟火的群。所有的日常与新
变，是深扎在城市的历史传统、烟火生
活之上的，是与时代同行又占据着科
技优势的，是哈尔滨人热爱这片土地
又激情创造的。同行的年轻记者是土
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她口音重，总是把

“哈”读上声，常常被我听成“好”。那就
是“好尔滨”吧。于是我与朋友们说，我
知道一座叫“好尔滨”的城市。

从中央大街出发从中央大街出发
□□沈沈 念念

10月10日至13日，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文艺报》
社、哈尔滨文联主办，《哈尔滨日报》社、哈尔滨文学创作
院承办的“名家写名城”作家走进哈尔滨活动在黑龙江
哈尔滨举行。梁晓声、蒋巍、刘颋、金仁顺、李浩、付秀
莹、刘大先、沈念、王国平等作家、学者走访了中央大街、
中华巴洛克、萧红故居、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新区、深
哈产业园、哈尔滨平房科技产业园、伏尔加庄园、太阳岛
风景区、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等地，寻访哈尔滨红色
文脉，助力“讲好哈尔滨故事、传播哈尔滨声音、展示哈
尔滨形象”。现选载部分作家、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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